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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以理书中的“常献的”被威廉·米勒认作异教罗马或异教的象征,但在末后的日子里,它是
拒绝威廉·米勒根本真理的象征.它代表着一场始于1863年的叛逆的终结,这场叛逆起因于人
们拒绝米勒对利未记二十六章中摩西所说“七次”的理解.复临运动在拒绝将“常献的”正
确地认作异教时,把撒但的象征变成了基督的象征.以赛亚指出,这种作为是颠倒黑白.对“常
献的”的拒绝在20世纪30年代（复临运动的第三代）被正式确立,但自1901年起（复临运
动的第二代）它就一直是个争论.正如古代以色列那样,对真理的渐进性拒绝导致人们接受了
一种包含不可赦免之罪要素的错误.

对好诡辩的犹太人来说,不可赦免的罪,表现为他们把基督所作的工认作是撒但的作为.古代
以色列是现代以色列的首要象征,而现代以色列确实做了同样的事,只不过反过来.他们把撒
但的作为（异教）归于基督.古代以色列的悖逆包括他们选择让撒但作他们的王.

彼拉多听见这话,就把耶稣带出来,在一个名叫“铺华石处”的地方坐在审判席上;用希伯
来话说是“厄巴大”.那时是逾越节的预备日,约有第六时.彼拉多对犹太人说：看哪,你们
的王！他们却喊着说：除掉他！除掉他！把他钉十字架！彼拉多对他们说：我可以把你
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祭司长回答说：除了该撒,我们没有王.于是他就把耶稣交给他们去
钉十字架.他们就把耶稣带走了.约翰福音19:13-16.

彼拉多是异教罗马的代表,怀特姐妹指出,«启示录»第十二章中从天上被摔下来的那条龙是撒
但,但在次要意义上,这条龙也指异教罗马.因此,“每日的”象征这条龙.古代以色列的叛逆在
他们公开宣称“除了该撒,我们没有别的王”时达到了终点;这代表他们公开宣告自己是他们
那位王的臣民,而他们的王就是撒但.那场对以上帝为王的叛逆始于先知撒母耳的日子;当时
他们拒绝以上帝为王,要求赐给他们一位人间的君王,好使他们可以像其他列国一样.

于是以色列的众长老都聚集起来,到拉玛见撒母耳,对他说：“看哪,你已经老了,你的儿子
不行你的道.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,像列国一样.”他们说“给我们立王治理
我们”这事使撒母耳不悦;撒母耳就向耶和华祷告.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“凡百姓向你所
说的话,你只管听从,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,乃是厌弃我,不要我作他们的王.自从我领他们
出埃及的那日直到今日,他们所行的一切事,就是离弃我、事奉别神,如今他们待你也是这
样.”撒母耳记上 8:4-8.

古代以色列从未认识到他们已经弃绝了神,也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地上君王的渴望会发展到一
个地步：他们把弥赛亚钉在十字架上,并选择撒但作他们的王.他们的悖逆被他们自以为义的
观念所遮蔽：他们以为,尽管弃绝了神,他们仍然是被拣选的子民;毕竟,他们这样推理,即便在
撒母耳之后,神仍然维持着圣洁的先知职事.

他们误解了先知的职事,以为神的先知在他们中间便证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.他们没有看
见自己远离神,而先知正是在设法带领他们回到神那里,因为他们把先知的活动当作神带领的
证据.尽管如此,他们仍不断拒绝先知所传给他们的一切信息.同样的迷惑在1863年临到复临



主义.

复临派拒绝了由威廉·米勒的事工所聚集起来的运动,并在他们拒绝由以利亚（威廉·米勒）
所传达的“七次”的摩西信息的同一年,选择成为一个依法注册的教会.同年,他们制作了一
张伪造的预言图表,这张图表已无法再阅读,也无法按照哈巴谷书2章3节那样“说话”,因为
它需要一份讲义来解释.哈巴谷的图表按其原样就能读懂,因此它们能够“说话”.

复临派拒绝对他们在1863年所做出的选择进行任何自我反省,因为毕竟他们中间有一位女先
知,这证明他们就是«启示录»所指认、拥有“预言之灵”的余民.他们表现出与古代以色列相
同的精神与态度,而那场叛逆始于他们拒绝米勒所发现的第一颗宝石,最终也导致他们拒绝了
米勒对“常献”这颗宝石的认定.

现代以色列拒绝了米勒对“the
daily”的理解,把它视为异教罗马的象征,而异教罗马又是撒但的象征;却声称“the daily”
是基督的象征.换句话说,现代以色列选择把一个撒但的象征当作基督的象征.正如古代以色
列宣称他们除了该撒别无君王——该撒是异教罗马的代表,而异教罗马是撒但的象征.

在预言应用方面,那个选择要求现代以色列需要重新定义«但以理书»第七、第八和第九章;乌
莱河所代表的正是这些章节,并且它们是米勒派历史中知识加增的一部分.他们将被迫改变那
些章节,因为第八章直接三次提到“常献的”.

迫于乌莱河异象被开启这一历史事实,米勒派认为,在基督再来并设立祂永恒的国度之前（正
如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描绘）,不会再有其他地上的国度.因此,他们把第四国——罗马——视
为一个具有两个方面的单一国度.这两个方面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中得到直接的呈现.
并且但以理指出,他在第八章所领受的异象应当与第七章的异象相联系来理解.

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,有一个异象向我——我但以理——显现,这是在起初向我显现的异
象之后.但以理书 8:1.

起初向但以理显现的异象,就是第七章的异象.

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,但以理在床上作了一个梦,并看见脑中的异象;于是他把这梦写下来,
述说其中的大意.但以理书7:1.

这两个异象代表了圣经预言中诸国的两个层面;这些诸国首次在«但以理书»第二章被呈现.巴
比伦、玛代-波斯、希腊和罗马这四个王国在第七章中被重述,并在第八章中再次出现,不过
对这四个王国的政治因素与宗教因素作了区分.在«但以理书»第七章中,这些王国以猛兽来象
征;而在第八章中,同样的王国则以圣所的祭牲来呈现.但以理想要明白第七章的异象,加百列
前来向他解释.

我但以理在我身内的灵忧伤,我头中的异象使我惊惶.我走近那些站立在那里的人中的一
位,询问这一切的真相.他就告诉我,使我明白这些事的解释.这些大兽,共有四个,就是将从
地上兴起的四位王.但至高者的圣徒必承受国度,并永远拥有这国,直到永永远远.但以理书
7:15-18.

但以理被告知,那四个兽就是四个地上的国度,它们将一直存在,直到神的永远国度被设立,这
与«但以理书»第二章相符.神的永远国度到来之前将有四个地上的国度,正如第二章中那块从



山上凿出来并充满全地的石头所代表的.

当她谈到«启示录»第十三章中的地兽时,怀爱伦姐妹把米勒派对那四个王国的理解推进到了
远远超出米勒派原有理解的程度.

此时,又引入了另一个象征.先知说：“我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;它有两角如同羊羔.
”第11节.这兽的外貌以及它兴起的方式都表明,它所代表的国家与先前诸象征所呈现的
国家不同.那些统治过世界的大帝国,在先知但以理面前被呈现为掠食的猛兽,当“天上的
四风”在“大海”上相争时便兴起.但以理书 7:2.在«启示录»第十七章里,有一位天使解
释说,众水所代表的是“众民、群众、列国、方言”.启示录 17:15.风是纷争的象征.天上
的四风在大海上相争,象征着诸国藉由征服与革命而取得权势时所发生的可怕景象.«大
争战»,第439页.

这些兽象征着诸国在崛起掌权时所完成的征服.在预言中,猛兽代表一个国度的政治、经济与
军事实力.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所代表的那些同样的诸国,也在第八章中被呈现;但在那
里,它们都与出自上帝圣所的要素相联系,于是它们代表了这些国度的宗教层面,因为它们都
是政教合一.

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,有一个异象向我显现,就是向我但以理显现;这是在先前那次异象之
后.我在异象中观看;我观看的时候,仿佛我在以拦省的宫城书珊;我在异象中观看,仿佛我
在乌莱河边. 我举目观看,见河前站着一只双角的公绵羊;那两角都高,不过一角比另一角
更高,并且那更高的是后来长出来的.我见那公绵羊向西、向北、向南抵触;没有任何兽能
在它面前站立得住,也无人能从它手中救脱;它任意而行,自高自大. 我正思量的时候,见有
一只公山羊从西方越过全地而来,脚不着地;这山羊两眼之间有一根显著的角.它来到我所
见的那站在河前、长着两角的公绵羊面前,凶猛地凭着它的力量向那公绵羊直冲过去.我
见它逼近那公绵羊,怀怒攻击它,击打那公绵羊,折断了它的两角;那公绵羊毫无能力在它面
前站立得住,反被它摔倒在地,又被践踏;没有人能救那公绵羊脱离它的手. 因此那公山羊
越发强大;但它正强盛的时候,那大角折断了,随之有四个显著的角长起来,向着天的四方.
但以理书 8:1-8.

第八章开头,但以理说明他当时正处在圣经预言中第一个国度（巴比伦）的历史时期,但他的
异象并未指出任何代表巴比伦的象征,因为它是从代表第二个地上国度——玛代与波斯——
的公绵羊开始的.之所以没有出现巴比伦的象征并非偶然,因为巴比伦的一个主要特征,就是
它所代表的是一个被移除、随后又被复兴的国度,正如尼布甲尼撒“七个时期”像兽一样生
活所表明的那样.在那“七个时期”里,属灵的巴比伦（即教皇制度）的一个方面被预表出来
,因为教皇制度就是那个被遗忘了象征性的七十年之久的国度,在此期间她受了致命的伤.至
于但以理表明他是在“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”得这异象的事实,则将巴比伦界定为先于第二
个国度玛代与波斯的国度,但更强调的是,巴比伦是那个隐藏的、或被遗忘的国度——在一位
王的日子里被遗忘.

第八章中的兽并不是猛兽;它们是用于圣所事奉中的祭牲.第四个国度被描绘为“一个小角”
,而不是一只兽;但角本就是神的圣所的一部分,因为神圣所里的祭坛在其设计中带有角.

但以理不仅用圣所术语来代表预言中的四个王国,本章的叙事还包含若干直接源自上帝圣所
事奉的词语.本章的叙述是以取自圣所事奉的希伯来语词汇来呈现的,而且圣所事奉中献上供
物的动作也被融入了本章的结构之中.由于但以理有意将第七章与第八章联系在一起,这就使



愿意看见的人可以看出：第七章是在指明圣经预言中诸王国的政术,而第八章则是在指明圣
经预言中诸王国的教权术.

复临主义被迫用撒但的寓言来掩盖这一事实,因为这种承认表明,米勒的宝石正是上帝所设计
的那样.他们否定米勒对“常献”的理解,就等于宣称“上帝不懂”,因为他们声称,当上帝借
着圣天使的事工把框架赐给米勒时,那并不准确.

你们真是把事理颠倒了,竟把陶匠当作陶泥;因为受造之物岂能对那造它的说：他没有造
我？成形之物岂能对那塑造它的说：他没有智慧？以赛亚书29:16.

米勒的框架,是他所识别并采用的预言性结构;但自1863年起,复临派为遮掩米勒之梦中的宝
石,回归到背道的新教与天主教的神学应用.复临派接受了一个虚假的框架（即所造之物）,
以便拒绝那工作,也拒绝那工作的造物主.如此行时,他们宣称那工作的造物主无聪明.对米勒
那一框架的拒绝,当时如此,至今亦然,就是对1798年所解封之知识增长的拒绝.凡拒绝这知识
增长的,便是拒绝那工作与那工作的造物主;按但以理书的说法,他们是“恶人”.

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,且被熬炼;恶人仍必行恶;一切恶人都不明白,惟独智慧人能明
白.〈但以理书 12:10〉

“恶人必行恶”,这表明对真理的拒绝会不断升级.恶人对这一框架的拒绝,就是对上帝的拒
绝;反过来,上帝也因他们企图借假冒的框架来达成的这种拒绝而弃绝恶人.

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;你既弃掉知识,我也必弃掉你,使你不再给我作祭司;你既忘了你神
的律法,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.何西阿书 4:6.

神的子民,那些在1844年至1863年间作神“祭司”的人,因为缺乏通过威廉·米勒的事工所加
增的“知识”,而被弃绝.重要的是要考虑何西阿书第六节的上下文,因为该上下文揭示了对
真理日益升级的反叛,而这真理被称为“知识”.

以色列人哪,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：因为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,因为这地上没有诚实,
没有慈爱,也没有对神的认识.人起誓、说谎、杀害、偷盗、奸淫,横行肆意,流血接连不止
.因此,这地要悲哀,住在其中的都要衰残,连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,甚至海里的鱼也都被除
去.然而,不可有人争辩,也不可责备人,因为你的民如与祭司争辩的人.你这日间必跌倒,先
知也必在夜间与你一同跌倒;我也必灭绝你的母亲.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;你既弃掉知识,
我也必弃掉你,使你不再作我的祭司;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,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.他们越增
多,就越得罪我;因此,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.他们以我民的罪为食,专心恋慕他们的
罪孽.将来民怎样,祭司也怎样;我必按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,照他们的作为报应他们.因为
他们吃,却不得饱足;行淫,却不得增多,因为他们离弃不顾耶和华.

淫乱、酒和新酒夺去人的心.我的百姓向木头偶像求问,他们的杖告诉他们;因为淫乱的灵
使他们走迷了路,他们离弃自己的神去行淫.他们在山顶献祭,在山坡上焚香,在橡树、白杨
、榆树之下,因为那里的树荫宜人;因此你们的女儿必行淫,你们的儿媳必犯奸淫.你们的女
儿行淫、你们的儿媳犯奸淫时,我却不惩罚她们;因为他们自己与妓女为伴,又与娼妓一同
献祭;因此不明白的人必致倾倒.以色列啊,虽然你行淫,犹大却不可犯罪;不要到吉甲去,不
要上伯亚文,也不要起誓说：“耶和华永活.”以色列如悖逆的母牛犊一般顽梗;如今耶和
华要像在宽阔之地放养的羔羊那样喂养他们.以法莲与偶像连合,任凭他吧.他们的酒已经
酸了;他们不停地行淫;她的首领喜爱耻辱,常说：“给吧！”风把她裹在自己的翅膀里,他



们必因自己的祭物而蒙羞.何西阿书 4:1-19.

何西阿的警告是：“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有争辩,因为这地上没有诚实,没有慈爱,也没有对
神的认识.”复临运动是上帝在末世的子民.在那位扫尘人进入米勒的房间的那一天,复临运
动中,包括百姓、祭司、先知,“不明白的必跌倒”,因为他们将会“与偶像连合”.他们的偶
像就是他们的伪教义,被编织进一个伪造的框架之中.

以拒绝知识增长为代表的叛逆,是一种逐步升级的叛逆,直到达到这样一个地步：他们的考验
期以一项宣告而结束,宣告他们与那些从米勒的房间中被扫出的伪教义联合.他们的叛逆被描
绘为不断行淫.从1863年起直到考验期结束,他们持续叛逆,直到被主从口中吐出.

弃绝知识的悖逆表现为他们“不断地”犯奸淫;虽然这不是同一个希伯来词,但其意义与希伯
来词“tamid”（意为“持续的”）相同,并且在«但以理书»中被译作“每日的”.

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研究圣经预言中的四个王国.

后来我看见,关于“常献”,其中“祭”这个词是人凭自己的智慧添上的,并不属于经文;而
且主已将关于它的正确看法赐给那些发出“审判时刻呼声”的人.1844年以前,当众人仍
然合一的时候,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持守对“常献”的正确看法;但自1844年以来,在混乱
之中,人们接受了其他看法,黑暗与混乱随之而来.Review and Herald,1850年11月1日.


